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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谜人作品评析（八十四）

药底下的个甘草

陪友人登狼山
□张健

又见同侪并马归
□黄俊生

紫琅夕照醉余晖 许聪摄

打磨匠
□程太和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
年，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欢迎来稿：
wyhappy781@163.com。

“我们都是飞行军”（抗日英烈名一）武士敏
作者：朱建铭 评析：杨耀学
武士敏，字勉之，河北怀安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8军军

长，1941年9月与日军激战中壮烈殉国，终年49岁。2014年
9月，武士敏将军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
体名录。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80周年，我们要缅怀英烈，牢记历史，珍爱和平。

为这位抗日英雄的英名制谜，“敏”字应是谜眼。武士敏，
自然是“当兵的动作快”。应当明确，“敏”不仅有快的意思，还
有“出其不意”“突然”的意境。如此，可用“速战速决”或者“兵贵
神速”为面，后者的“神”和“速”将“敏”的这两种状态托出，十分
贴切，但这种思路人人可达，撞车在所难免。

在毛泽东诗词中，有下述两句似可用：“七百里驱十五
日”是说部队跑得快；“飞将军自重霄入”是说出其不意，这个

“飞”字既有快又有“从天而降”之奇。本谜作者也从“飞”字
立意，从《游击队歌》里找到一句“我们都是飞行军”，“军”就
是“武士”，“飞行”则扣“敏”无疑，更妙的是本歌曲乃抗日歌
曲，扣抗日英雄乃天定良缘。在歌曲中，本句的下句是“哪怕
山高水又深”，以“飞行”强调作战能力，不怕困难；如今单摘
此句挂面，只取“飞行”的“快”和“突然”意，成稳妥之作。

笔者喜爱本谜，还因为《游击队歌》是抗日电影《扑
不灭的火焰》之插曲，而该电影取材汾阳，是颂扬汾阳著
名抗日英雄蒋万寿的。谜底“武士敏”将军牺牲于山西沁水，
沁水县曾一度改名为“士敏县”。我乃山西汾阳人，读此谜作
故倍感亲切。 （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

天生港镇街道国庆村烈士邵双：

敌后抗日中坚力量
□钱广裕

在天生港镇街道国庆村，邵双革命烈士深入敌后、英勇
就义的故事家喻户晓，令人潸然泪下。

邵双是天生港镇街道国庆村人，原南通县城闸区游击队
战士。1910年8月，邵双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38年农历二
月十六，日寇侵犯南通，作为热血青年，邵双目睹日寇烧杀强
虐，对侵略者恨之入骨，于是，他瞒着父母，将家中“值钱”的
东西卖掉，加入抗日游击队参与抗日革命活动。1943年，中
共四专署和地委颁布《抗日戒严令》和《关于动员反“清乡”的
报告提纲》，邵双积极行动，向组织提出抗日诸多宝贵意见。
日本侵略者出台反“清乡”协定，形势十分严峻，邵双加入抗
日队伍，不怕牺牲的精神难能可贵。

当时无论是警卫团战士，还是游击队战士，虽然抗日信
心百倍，但是缺少枪支弹药。邵双接到上级交给的夺枪任
务。1943年末，邵双在秦灶镇一带深入日伪后方，探测到小
火药仓库。秦灶镇戒备甚严，岗哨林立还设了几座碉堡，日
寇虎视眈眈登高眺望监视着小镇上的一切，在里外三四道岗
哨下，一般人不得进入枪支弹药库。邵双学会了几句日本
话，扮成伙夫，一面将荤素食品送进伙房，一面眼观四方，心
里对枪支“馋”得痒痒的。伪军警觉比较松懈，在岗哨哨兵不
在意的情况下，邵双背上一捆枪，挑着菜担子迅速离开。这
时，炮楼上的日军哨兵发现了他，穷追不舍，最后“砰”的一
枪，邵双俯身一倒，子弹从后背穿过前胸，离左心房约半寸
许，左肺上部打穿一个洞。枪夺到了，邵双却受了重伤，在战
友火速撤退下，才被救出。战友们驮的驮，背的背，千方百计
奔跑十数里，将邵双连夜送到家中。父母吓得差点晕倒，连
忙麻烦亲友请高明的医生治疗枪伤。亲友也没搞清枪伤的
来龙去脉，就人托人请了一个高明的“外科名医”。谁知这

“名医”就是汉奸，见眼前的“病人”不像是一般外伤，而是枪
伤，马上报告日军宪兵大队，一下子来了二三百个日伪军，将
邵宅重重包围。邵双在床上被拖了出来，日寇押解邵双奔赴
刑场前，逼迫他说出游击队的驻地，邵双双目圆睁不予回
答。忽然附近有响动，日寇伪军一惊，误以为游击战士来“劫
法场”，匆忙将绳捆索绑的邵双推推搡搡投向滴水成冰的戴
家桥下河中。豪气满怀的游击队战士邵双，就这样丢下孤儿
寡妻和年迈的父母英年早逝了。

邵双虽然走了，但是他英勇无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
迹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投身革命事业。邵双烈士安
葬在彦明公墓，每年都有人慕名前来送花纪念。为国家、为
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人民不会忘记。

打磨匠这个职业消失了几十年了，我
老家还有一个打磨匠，姓冯，现在90多岁
了。我叔叔程继高年轻时也学过打磨，我
曾听他说过打磨的那些往事。

旧时，老百姓吃的面粉、糁儿、粯子，
牲畜吃的饲料等，都是通过石磨碾磨而成
的。本地的石磨一般都是岗岩石块，经过
人工打凿而成的。圆形的石磨，上下两
片。上下片石磨都凿有突出的或凹下去
的齿和槽口。凹下去的槽口，又称“龙
口”。下片石磨中心有木制的轴芯凸出，
称“公磨”；上片石磨中心有轴套，称“母
磨”。上片石磨旁边有两个圆形的磨眼。
下片固定在磨盘（又称“磨堂”）上，上片合
在下片上。上片通过牛拉、驴拉、人推或
者手牵而转动，粮食从磨眼里流进两片之
间被磨碎。民间有谜语说：“一个龟，一个
鳖；一个爬，一个歇。”谜底就是“石磨磨
粮”。石磨时间用长了，凹下去的齿和槽
口渐渐磨平，磨碎粮食的速度就渐渐慢下
来，故每过一段时间就要请打磨匠师傅打
凿一次。打磨匠师傅的工具是一柄打磨
锤，以及若干规格的大小钢钎。打凿石磨
时，将石磨搁在两张大凳上，齿口一面向
上，师傅戴着平光眼镜（防止石屑飞溅伤
到眼睛），一手拿着打磨锤，一手握住钢
钎，对准石磨的槽口反复打凿，称“洗龙
口”。经打磨匠刚刚打凿过的石磨，在磨
粮时牵拉要吃力一些，但磨碎粮食的速度
明显加快了。过去农家孩子十几岁就跟
在大人后面牵拉石磨劳作了，我就是其中
之一。

叔叔曾跟我说，过去跟在师傅后面学
习打磨是件很辛苦的事。学习打磨虽没
有学习木工等手艺活复杂，但也要两年时
间。学习打磨，要订立师徒契约。师徒契
约的大致内容为：经×××介绍，徒
弟×××拜于×××师傅名下为徒，一次
交学徒费大麦×石，学徒期两年。自带
铺席，生死病痛等事宜概与师傅无涉。
如徒弟有走失拐带情事，则由介绍人负
责追索……。学徒期间无工资报酬，端
午节、中秋节、春节，还要给师傅送礼。徒
工生活苦，劳动强度大。吃饭要在人后，
吃罢要在人前；干活要在人前，歇息要在
人后。师傅家的家务琐事要“见眼生勤”，
一概包揽。早晨起来，扫地、帮师傅倒尿
壶；白天，帮师傅家挑水、烧锅煮饭、带小
孩，样样都要做。到了用户家中，把石磨
翻起，抬到凳子上，都是徒弟与主人的
事。师傅对徒工一般都不直接传授技艺，
徒工靠平时耳濡目染，揣摩自学。当然，
也有些师傅出于对徒工的责任感，会精心
传艺，指导徒工实习，掌握打凿石磨的基
本功。正如旧时流传的那句俗语“师傅领
进门，学艺在各人”，这句话乃是师徒关系
的真实写照。

20世纪70年代，农村用电普及后，不
少村组（时称大队、生产队）都建起了粮食
加工厂，石磨就用得越来越少了，打磨匠
这个职业也逐渐消失了。现在还记得打
磨事儿的人，也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中老
年人了。

1940年10月，陈毅率部移师海安，将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迁至海安镇广福禅寺，
海安一度成为苏北乃至于整个华中抗战的
指挥中心。座席未暖，陈毅带着粟裕等党
政军领导人，前往韩公馆，拜见韩国钧。韩
国钧喜出望外，盛邀陈毅和夫人张茜住进
韩公馆，以便随时促膝交谈。

韩国钧，字紫石，海安人，清光绪五年
（1879）举人，清朝时历任行政、矿务、军事、
外交等职，民国后，担任安徽、江苏巡按使，
两任江苏省省长。作为清朝与民国的两朝
重臣，韩国钧此前并不了解新四军。陈毅
率部挥戈东进后，经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
穿针引线，以晚辈的身份主动与韩国钧书
信往来，阐明新四军抗日救亡的愿望，恳请
他出面调停，“纾解内部纠纷”，避免摩擦，
合力对外。陈毅书信中说：“紫老为我省耆
宿，德高望重，只要登高一呼，万民一定归
从，我与管文蔚当枕戈待命。”

陈韩第一次见面是在新四军占领黄桥
后的9月15日，陈毅专程到韩公馆拜见韩
国钧。这一次见面，颇有戏剧性。交谈中，
韩国钧见陈毅学识渊博，谈吐不俗，忽然心
念一动，出了一条上联，请陈毅接续下联，
颇有点现场面试的意味。

韩国钧出的上联是：
陈韩陈韩，分二层含二心；
“层”和陈近音，“含”和韩同音，意思是

说咱初次相识，还需要多多了解。

陈毅不假思索，接道：
国共国共，同一国共一天。
意思是说，国共两方都是中国人，抗日

不分彼此。
韩国钧一听，真乃管乐之才，他立起身

来，说：“数十年来，在军中从未见有如此雄
才大略文武全才如陈将军者。”说罢，韩国
钧着人铺纸研磨，挥笔亲书一联赠送陈毅，
联曰：

注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
陈毅就着余墨，也书一联回赠：
杖国抗敌，古之遗直。
乡居问政，华夏有人。
从陈毅身上，韩国钧感受到新四军坚

决抗日的决心，且为陈毅真诚所感动，遂决
意出山，以八十二高龄之身，联络苏北士
绅，奔走斡旋，居间调停，劝和促谈。受陈
毅委托，在黄逸峰协助下，韩国钧邀请苏北
八县知名人士胡显伯、黄辟尘、季方、朱履
先、李俊民等，在韩公馆小花厅召开以“停
止内战，团结抗日”为主题的苏北联合抗日
座谈会。

10月10日，“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
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
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在海安曲塘成立，
这就是著名的“苏北联抗”队伍。10月30
日，由韩国钧、陈明扬联名邀集的“苏北抗
敌和平会议”在海安曲塘召开，新四军代表
陈毅、管文蔚、朱克靖，八路军南下部队政

治部主任吴法宪，税警团和保安旅的代表，
南通、如皋、海门、启东、泰兴、靖江、泰州、
泰县、东台、江都、兴化、高邮等12个县的
代表共30余人与会，韩德勤代表拒不到
会。韩国钧在会上慷慨陈词：

西安事变，恩来先生及中共大仁大
义。此后只闻国民党限共反共，不闻中共
有反国民党行为。新四军一再退让，韩德
勤一再进攻，确属事实。目前政府与国民
党不与中共合作，绝不能抗战救国。论政
策及人才国不如共，乃是事实……我在你
们新四军身上，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

11月7日傍晚，一艘汽艇缓缓停靠在
海安镇串场河中坝码头，化名胡服的中共
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冀鲁豫军区司令
黄克诚、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曾山等，先
后跨上河岸，在岸上迎候的陈毅、粟裕、惠
浴宇等党政军干部上前一一握手、拥抱。
面对多年未见的战友，陈毅激动不已，豪情
勃发，当场赋诗一首：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诗人将军的这首诗，在苏中大地迅速
传扬，随军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
队司令员张爱萍诵读之后，奉和诗一首，
诗曰：

忆昔聆教几多回，抗日江淮旧属归。
新四军与八路军，兄弟共举红旗飞。

当晚，刘少奇一行与陈毅等一起研究

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政权问题。11月15日，
苏北临时参政会如期在海安召开，江都、高
邮、泰州、扬中、丹阳、泰兴、泰县、靖江、如
皋、南通、海门、崇明、东台、盐城、兴化等15
个县的380多名代表参会，刘少奇、陈毅出
席了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讲话。会议通过了
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议案，那就是不承认反
共顽固派韩德勤的省政府，成立苏北临时行
政委员会，选举黄逸峰为议长，朱克靖、朱履
先为副会长，公推韩国钧为名誉议长。任命
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

两天后的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
军总指挥部在海安镇西寺成立。刘少奇在
会上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叶挺为总指挥，
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之前，由陈
毅代理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
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苏北临时参政会的召开，苏北抗日民
主政权的建设，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
成立，得到了人民群众和爱国士绅的拥护
与支持，中国共产党在苏北抗日斗争中的
领导地位由此确立。

《南通传》连载 第十四章 江海丰碑：
那些勇敢的行者

狼山在南通城外，临江而立，高不过
百余丈，却因这平原上突兀而起，鹤立鸡
群，便成了苏中地区的名胜。我是如皋
人，对于此山，原并未十分在意。前日来
了个苏北的朋友，在盐城经营一家建筑
公司，听说南通有个狼山，便嚷着要去看
看。我想也是的，他们苏北多是平地，也
只有个花果山，便无他山，无怪乎对狼山
如此向往。同行的还有两位，一位是友
人的同事，另一位是我的表弟。四人商
议已定，次日一早，便驱车前往。

车行约莫一个时辰，远远便见那狼
山的轮廓，在晨雾中显出一种青灰色。
友人摇下车窗，伸长了脖颈：“这便是狼
山吗？果然名不虚传！”他叫道。

入得山门，迎面是一段石阶，蜿蜒向
上。石阶两旁，古木参天，枝叶交错，漏
下斑驳的阳光。友人兴致极高，三步并
作两步，向上蹿去。他那同事紧随其后，
不多时便气喘如牛。我与表弟在后慢慢
踱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闲话。

“这狼山，何以名为狼？”表弟忽然
问道。

我答：“传说古时有白狼出没，故而
得名。也有人说山形似狼，你瞧那山顶
的轮廓——”

表弟眯眼望去，摇头道：“我怎么看
都不像狼！”

正说笑间，忽听前方友人大声招呼：
“快来看！这里有块古碑！”我们赶上前
去，果见道旁立着一块石碑，字迹已模糊
不清，只隐约辨得“唐”“僧”等几个字。旁
边立着说明牌，上书此为唐代鉴真和尚东
渡前驻足之地云云。友人肃然起敬，双手
合十，竟拜了三拜。他那同事忙掏出手
机，对着石碑“咔嚓咔嚓”拍个不停。

“鉴真和尚确曾在此停留吗？”表弟
低声问我。

我神秘地笑道：“据说鉴真和尚六次

东渡日本，有两次经过狼山呢。”表弟竟
张大了嘴巴。

继续上行，山道渐陡。友人的同事
早已汗流浃背，面色通红，活像一只煮熟
的螃蟹。他脱了外套搭在肩上，露出腰
间一圈肥肉，在阳光下白得耀眼。友人
却仍精神抖擞，不时回头催促我们快
些。半山腰有座小亭，我们便暂歇片
刻。亭中有小贩售卖饮料零食，价格自
然是山下的三倍有余。友人买了四瓶
水，分给我们。我道了谢，拧开瓶盖饮了
一口，竟是温热的，想必已在太阳下晒了
多时。

凭栏远眺，长江如带，舟楫往来。江
对岸的景物朦胧可见，那是常熟地界
了。友人极目远望，忽然叹道：“登高望
远，果然心旷神怡！我们苏北哪有这等
景致！”他那同事接口道：“正是正是，这
一趟来得值了。”

歇息片刻，继续攀登。石阶越发陡
峭，游人却不见少。有一家老小，扶老携
幼，走走停停；有青年情侣，女的气喘吁
吁，男的在一旁鼓劲；还有一队学生，由
老师领着，叽叽喳喳如一群麻雀。众人
脸上都泛着红光，不知是兴奋还是疲惫
所致。

终于登顶，眼前豁然开朗。一座寺
庙矗立在山巅，金碧辉煌，香烟缭绕。庙
前广场上人头攒动，有拍照的，有休息
的，更多的是排队进香的信众。友人兴奋
道：“这便是著名的支云塔了！我们快去上
香！”我抬头望去，那塔高七层，飞檐翘角，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塔前香炉中，香烟袅
袅上升，与天空中的几缕白云混在一处，分
不清哪是烟哪是云了。进得大殿，佛像庄
严，金光灿灿。殿内人头攒动，香客们争先
恐后地挤向前去，都想离佛近些再近
些。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乡政府
当文书，当时南通市档案馆有个培训班，

我和夏堡乡办公室的刘俊兄培训结束后
第一次来过狼山。当时庙宇远没有如今
这般华丽，香客也没这么多。

下山时，我们选了另一条路，较为平
缓。沿途多有小摊贩，叫卖声此起彼
伏。有卖狼山特产的，什么狼山茶、狼山
鸡；有卖工艺品的，什么红木雕刻小件、
板鹞风筝；更多的是卖小佛件的，都号称
是“开过光”的。友人又买了几包所谓的

“狼山茶”，说是带回去孝敬岳父大人。
下得山来，已是午后。我们在山脚

下的饭店用了午饭，四菜一汤，花费近四
百元。友人抢着付了账，说是感谢我们
一路陪伴。饭毕，驱车返回。车上，友人
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今日所见，说狼山如
何灵验，风景如何秀美，下次还要带家人
来云云。他那同事已靠在座位上睡着
了，发出轻微的鼾声。

我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景色，忽然
想起第一次登狼山的情景。那时山道还
没这么平整，庙宇也没这么华丽，游人
更是稀少。我与刘俊兄慢慢走着，他不
时指着路边的花草告诉我名字。由于当
时天色已晚，在山顶，我们没进香，只
是静静地看了一会儿长江，便下山了。
那时的记忆，如今想来，竟比今日所见更
为清晰。

回家后，我找出旧相册，翻到那张泛
黄的照片——刘俊兄与我站在狼山顶
上，背后是简陋的庙宇，远处长江如练。
那时的狼山，与今日相比，更近于自然。

人们总说山不会变，变的只是看山
的人。但今日之狼山，与记忆中相比，确
实大不相同了。不知是山变了，还是我
变了，抑或我们都变了。

药底下的个甘草：甘草是一种传统中药材，用途极广泛，
有“十方九草”之说，这里用来讽刺那些不甘寂寞、好出风头、
凡事都要插足的人。

吃食赖食，阎王打八十：揶揄吃了某种食物又不承认的人。
大眼相小眼，伙计看老板：大家面面相觑，无人出头做决断。
喇里说，喇里散：不把私下里说的话散播到别处。
到喇里，说喇里话：到时候再说，现在不要为尚未发生的

事情浪费精力。 摘自敖小平《南通方言考》


